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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红楼梦》中贾府衰亡背后的封建家族伦理与女性命运书写

张晓霞

银川能源学院  宁夏银川  750002

摘　要：《红楼梦》通过贾府由盛转衰的过程，揭示了封建家族伦理体系在权力失衡与制度腐蚀下的崩溃逻辑。本文从宗

法结构、女性命运书写及象征性叙事三个层面出发，分析贾府衰亡的深层成因。尤其聚焦女性在家族伦理体系中的角色变迁，

呈现她们在压抑与反抗中的复杂命运。文本不仅构建了一个封建社会末期的真实样本，也为现代性伦理与性别议题提供了

思考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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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作为中国古典小说巅峰之作，不仅描绘了

一座封建贵族大宅的荣枯，更以细腻笔触展现了其中错综复

杂的伦理秩序和女性命运。贾府的衰亡不是单纯的经济破败

或政治失势，它背后更深层的原因常常被忽略，那就是根植

于封建宗法结构中的家族伦理裂痕和性别制度的压迫。随着

世代更替、制度松动、人物关系张力加剧，这种传统伦理的

支撑体系逐渐瓦解，最终导致整个家族体系的崩塌。与此同

时，女性作为家族伦理的重要承载者，常常被当作维系利益、

维持秩序的工具，其个体命运和心理挣扎便成为理解贾府兴

衰的另一把钥匙。尽管已有学者从政治、经济或文本结构角

度对《红楼梦》衰亡主题作出分析，但对于“家族伦理”与“女

性命运”之间的互动关系仍缺乏系统论述。本文试图从这两

个维度切入，通过具体人物和事件的剖析，揭示封建伦理结

构如何一步步将贾府推向崩溃边缘，同时重构对女性命运书

写的认知与理解。

1 封建家族伦理的运行与崩解

1.1 贾府宗法层级：族长威权与旁支制衡

贾府作为荣宁两府联体的庞大家族，其最初的稳定秩

序依赖于严格的宗法制度。族长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家族

中的婚姻、教育、财产分配等皆由其统一调度。但这种“礼

制”其实并不牢固，尤其是到了贾政、贾赦一代，权威已呈

分裂之势。荣府与宁府表面上同宗，实则暗中各自为政，族

中长辈如贾母虽仍能调停内部矛盾，但随着她年老体衰，整

个家族的权力结构便逐渐失控。旁支成员开始不再服从宗主

意志，加之朝廷对科举、俸禄政策的调整，家族权力的合法

性逐步流失。这种威权与制衡的失调，埋下了伦理系统崩坏

的种子。

1.2 “孝”“悌”伦理的表层承诺与实际运作矛盾

在表面上，贾府成员普遍强调“孝顺”“手足情深”，

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孝”被异化为工具化的姿态，“悌”

更往往成为权力博弈的幌子。例如贾政虽然对贾母言听计

从，但对宝玉的教育却充满冷漠乃至体罚，体现了儒家纲常

在现实中的扭曲执行。而贾珍等人在宁府的横行霸道，则更

暴露出“兄友弟恭”的空洞性。长辈对后辈、主子对奴仆的

严苛管理，实则掩盖了伦理背后潜藏的利益计算与人性压

抑。这种形式与实质的脱节，不仅削弱了家族成员间的信任，

也让伦理体系本身逐步失效。

1.3 利益分配、婚姻联姻与家产再分割

封建家族的兴盛往往与资源整合密切相关。贾府通过

联姻巩固势力，例如将贾元春送入宫中成为贵妃，借此获取

政治资本；但这样的运作也极易造成内部分化与矛盾。随着

家族成员增多、财产不可避免地被稀释，再加上科举失败与

朝廷支持的削弱，贾府的内部开始出现利益纠葛。一方面，

长房与二房对财产的归属产生分歧，另一方面，女儿出嫁与

陪嫁物资亦成为纷争导火索。王熙凤虽有“理财能手”之称，

但她的算计行为本质上是对资源短缺的一种急救反应，其管

理模式注定无法从根本上挽救这一制度性崩溃。

1.4 家法、科举与政治失势交织的衰败机理

贾府早期依靠“世袭官爵”得以维系其显赫地位，但

进入清中后期，随着中央权力对地方士族的打压加强，科举

制的变迁对家族的政治再生产造成重大冲击。贾宝玉志趣不

在仕途、贾兰年幼未成、贾琏庸碌无能，使得贾府几乎陷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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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接班”的困境。再加上贾府内部对“家法”执行的矛盾，

如对秦钟、尤氏等人的处理方式表现出极大的双标，导致家

族成员缺乏统一价值观。此时的贾府，既无法通过科举获取

政治资本，又因家法混乱失去内部凝聚力，呈现出一种全面

崩解的状态。

2 女性命运的多重书写

《红楼梦》之所以被认为是女性命运书写的巅峰之作，

不仅在于其塑造了众多性格各异的女性人物，更在于它通过

贾府的伦理结构将这些女性的命运牢牢嵌套于一个权力—

伦理—身份交织的复杂体系中。在这个以“男尊女卑”为基

本原则的封建家族里，女性即使才情卓绝，也无法逃脱命运

的安排和家庭利益的牺牲。通过具体人物形象的展开，曹雪

芹深刻揭示了女性如何在制度性压迫下挣扎、沉浮乃至被消

耗，她们既是贾府兴盛的象征工具，又是其衰败过程中最敏

感的承受者。

2.1 贾元春到贾探春：官诰与家族荣光的镜像

贾元春的入宫成为贵妃，一度让贾府风光无限，元妃

省亲更是举家荣耀的时刻。然而这种“荣耀”并未真正改善

女性的处境，反而暴露出她作为“工具性女性”的命运结构。

元春虽贵为妃，却无力干预家族实质命运的走向，反而要借

自身被剥离的自由换取整个贾府的“体面”。与之类似，贾

探春虽才识过人、擅长管理家政，但她的婚姻最终仍旧归于

政治安排，被远嫁“海疆”。这显示出即便是“有用”的女性，

在家族伦理中也难以成为命运的主人。她们的价值，更多地

体现在对家族利益的服务功能上，而非个体自主权的实现。

2.2 林黛玉—薛宝钗对照：才情、病弱与婚姻市场

林黛玉与薛宝钗这对对照组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女性人

格和家族策略。林黛玉聪慧孤傲、才情横溢，但体弱多病且

母家无力，因此始终处于被动与脆弱的边缘地带。她与贾宝

玉之间的感情虽深，但却无法抗衡礼教与家族安排，最终以

悲剧收场。而薛宝钗则以端庄稳重、知书达礼著称，她虽表

面上被认为是“合适”的媳妇典范，实际上却也是制度安排

的牺牲者。她“配得上宝玉”，但却并不被宝玉真正爱慕。

在婚姻这个家庭政治与市场机制交叉的系统中，女性的感

情、尊严与人生选择都被压缩为“适配度”。无论是黛玉的

反叛还是宝钗的顺从，其命运的悲凉实质上都指向了同一个

封建伦理的裁定。

2.3 王熙凤的治理策略：性别与权力的悖论

王熙凤是《红楼梦》中最具权谋色彩的女性人物，她不

但参与家族经济事务，更对贾府上下人事了如指掌，表现出

强大的管理才能与果断手腕。但她之所以能够获得如此“特

权”，并非出于对女性能力的认可，而是由于她顺应并利用

了封建体制的缝隙。王熙凤的权力始终建立在“借夫权”“依

主母”基础之上，她虽能决定下人的命运，但面对自身婚姻

的破裂、女儿的命运，她同样无能为力。她对尤二姐的处置

看似果断，其实也暴露出她作为女性在父权体系中内化了对

其他女性的压制。她的强势不过是一种策略性生存，是在体

制中“为他人而活”的极致表现。最终，她也未能跳脱出命

运的深坑，随着家族败落而被边缘化。

2.4 丫鬟群像：阶层流动的想象与现实壁垒

丫鬟在《红楼梦》中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群体，她们既

是服侍者，也是贾府女性命运的镜像。晴雯的倔强、袭人的

顺从、麝月的聪慧，这些人物不仅丰富了女性群像，也反映

出封建社会阶层流动的虚妄想象。像袭人这样得宠的丫鬟可

能成为“姨娘”或“通房”，表面看似是“上升通道”，但

实际上她们不过是被重新包装的“工具人”。她们的情感、

身体、命运同样不属于自己，只是由主子或男性随意决定。

晴雯的死，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她因个性张扬而遭陷害，

虽有才情却无背景，最终只能被赶出并死于风寒，象征着个

人价值在等级结构中的彻底湮灭。

3 衰亡叙事的策略与象征

《红楼梦》对贾府的衰败并非采取直白的铺陈，而是

通过一系列象征性的场景、物象与人物命运的递进变化，层

层渲染出家族败落的深层逻辑。这种写法既增强了小说的文

学美感，又使贾府的命运与更广泛的社会伦理、情感张力和

审美判断产生关联。可以说，曹雪芹构建的是一种带有“预

言性”的衰败叙事，它不是突然而来的崩塌，而是长期积累

的内耗与腐蚀，在日常琐事和人物命运中不断铺陈，直至最

终走向崩解。

3.1 “抄检”与“抄家”：事件节点的伦理冲击

贾府衰败的标志性事件之一便是王夫人主持的“抄检

大观园”，这看似是一次内部清理、家规整顿，但实质上却

暴露了整个家族伦理的深层危机。抄检过程中对丫鬟房舍的

翻查，不仅引发了众多人的屈辱与恐慌，也使得家族成员之

间的不信任达到顶点。晴雯被怀疑为“不洁”之人被赶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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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玉所珍视的女性伙伴群体从此分崩离析。这一事件表面上

是家规的强化，实际上却反映了家族伦理的彻底沦陷：上下

不分，信任崩塌，矛盾内卷，人与人之间不再基于亲情与信

任，而是充满监控与猜忌。

而后来的“抄家”则是贾府衰败外部压力的集中体现。

朝廷因贪污案将宁荣两府查抄，族人四散、财产尽失。这一

切并非偶然，而是家族伦理破裂后，“家”作为稳定社会基

本单位的合法性丧失的自然结果。昔日“钟鸣鼎食之家”变

为被审判对象，这个转变既是封建体制的逻辑使然，也表明

家族无法维持其“忠孝仁义”面目的虚伪包装，最终露出权

力争夺、欲望膨胀后的真实面目。

3.2 器物与园林的衰败象征：从贾宝玉丢玉到大观园拆除

《红楼梦》中有大量以器物、建筑等“无生命物”来

象征贾府命运的描写，这些象征并不晦涩，反而充满强烈的

暗示性。例如贾宝玉的通灵宝玉作为他生命与精神的寄托，

其失落也预示着他所依附的整个贾府精神体系的坍塌。宝玉

之“丢玉”并非单纯的偶发事件，而是整个家族命运由盛转

衰的一种隐喻。

大观园则是另一个关键象征空间。它最初是为元妃省

亲而修建，代表了家族繁荣的巅峰，也聚集了众多少女才情

与诗意生活。然而随着家族经济日益紧张、女性成员被迫离

散，园中花木凋零、屋宇荒废，大观园从理想国度逐渐变成

现实衰败的幽灵空间。最终园林被拆除，正如贾府的结构也

在一砖一瓦地瓦解。这种空间的毁灭，不只是物质的崩塌，

更是象征着精神世界、伦理秩序与文化理想的双重沦陷。

3.3 女性视角下的家族终局：哭诉、抵抗与沉默的并存

女性作为贾府伦理系统最深的承载者，其视角提供了

另一种对衰败的感知方式。在贾府衰亡过程中，女性的反应

并不一致，有人哭诉、有人反抗、有人选择沉默，构成了多

元但一致走向悲剧的命运轨迹。贾母在府中地位最高，早期

还能安抚各房关系、调停权力纷争，但随着亲人去世、自己

衰老，她逐渐力不从心。她的哀哭和对贾宝玉的无力保护，

实际上象征了旧伦理的母体之声的逐渐消逝。

林黛玉在贾府动荡之际病情加重，她的哭泣不再只是

“多愁善感”的文学描写，而成为一种情绪崩溃的集体隐喻：

在家族崩溃时，最敏感的个体往往最先被击倒。王熙凤则试

图继续以冷静手段维系家族秩序，强忍病痛管理事务，但她

在尤二姐事件中越界使用权力，最终导致悲剧，说明即便是

“精明能干”的女性，也无法用个人意志弥补制度性崩坏的

空洞。

而诸如袭人、鸳鸯等丫鬟则表现出更为复杂的情感，

她们的选择各不相同——或是逃离、或是依附、或是坚持到

最后——但无一例外地表明女性无法逃出家族命运的覆巢

之灾。这种命运并非因她们自身性格决定，而是被整个制度

强行推向毁灭的边缘。她们的沉默、眼泪、微弱反抗构成了

对传统家族叙事的一种反写。

4 结论

《红楼梦》中的贾府衰亡并非偶然，而是封建家族伦理

体系在内部矛盾和社会变迁中逐渐失效的必然结果。家族结

构的分裂、权力运行的僵化、女性命运的被牺牲，共同构成

了一个步步崩解的悲剧图景。通过对贾府成员尤其是女性群

体的命运书写，曹雪芹不仅揭示了封建伦理的虚伪与冷酷，

也深刻反思了个体在权力与命运夹缝中的无力挣扎。这种多

重叙事，为后世提供了超越时代的伦理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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